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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之美，藏于笔墨的韵律，蕴于
心境的澄澈，历经千年文脉流转，始终以
含蓄内敛的东方意蕴，承载着国人对本真
之美的永恒追求。在当代全国画坛，已跻
身全国名家的田俊杰先生，以多年丹青深
耕，在花鸟、山水、人物三科间融通精进，
以扎实的笔墨功底与通透的艺术觉知，铸
就了深远的影响力，成为当代国画创作领
域的标杆人物。

深耕艺海，三科兼修铸名家风骨

对艺术的赤诚，是深耕的底色；对传
统的敬畏，是造诣的根基。自叩开国画艺
术的大门，田俊杰先生便以一颗纯粹的艺
心，沉潜于笔墨沃土之中，溯源华夏丹青
的千年文脉。他遍览历代名家佳作，从宋
元山水的雄浑气象、明清花鸟的写意灵
韵，到魏晋人物的清逸风骨、八大山人的
笔墨极简，皆悉心揣摩、含英咀华，在临摹
中体悟笔墨精髓，在钻研中吸纳艺术养
分。日复一日的笔墨打磨，年复一年的创
作沉淀，让他练就了扎实醇厚的笔墨功
底，也沉淀出通透深邃的艺术认知，为后
续的创作突破与风格成型，奠定了坚实的
根基。

国画创作，能专攻一隅者易，能三科
兼修且各臻妙境者难。而田俊杰先生，凭
借超凡的创作禀赋与不懈的深耕毅力，在
花鸟、山水、人物三大题材领域同步精进，
每一类创作都尽显匠心，每一处笔墨都藏
着功力，尽显名家风范。于花鸟创作，他
深谙草木生灵的生命肌理与精神神韵，无
论是艳质秾姿的海棠、雍容清雅的孔雀，
还是寻常巷陌的草木禽鱼，皆能以笔墨精
准捕捉其灵韵特质。线条或灵动婉转，或
苍劲挺拔，笔墨或温润细腻，或苍润厚重，
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生灵的鲜活意趣，每一
笔勾勒都饱含对自然的细腻洞察，每一处
渲染都倾注对生命的深情礼赞，让花鸟草
木在尺幅之间焕发生命的灵动与温润；于
山水创作，他胸有丘壑，笔含山河，或绘层
峦叠嶂的巍峨壮阔，或写溪山渔隐的清幽
淡远，或抒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笔墨苍
劲沉厚，皴擦点染间尽显山石肌理，虚实
相生中暗藏天地气韵，留白处藏无尽辽
阔，落笔处见山河风骨，将自然山河的雄
浑与灵秀、静谧与壮阔尽数凝于笔墨之
间，让观者在尺幅之中感受山河辽阔的磅
礴意境；于人物创作，他尤重情志传递，摒
弃外在形态的冗余雕琢，专注于人物心性
与精神内核的刻画，线条凝练洗练，笔墨
温润含韵，于眉眼流转间勾勒人物情志，
于姿态神情中彰显心性风骨，或绘文人雅
士的清逸淡然，或抒寻常烟火的人文温
情，笔墨间满含对人性本真的观照，尽显
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悲悯情怀。

多年艺路耕耘，田俊杰先生兼具广度
与深度的创作实力，在全国画坛稳稳立
足，用作品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与高度
赞誉。其作品屡次亮相全国性权威美术
展览，斩获诸多业界重磅殊荣，每一次亮
相都引发画坛关注，每一份荣誉都见证着
他的艺术造诣。其中，花鸟代表作成功入
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展。
全国美展作为国内美术界最具权威性、专

业性的顶级展览，进京展作品更是优中选
优，代表着当代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准，这
份荣誉，既是国家级艺术平台对其艺术造
诣的权威认证，更是他跻身全国国画名家
之列的有力佐证，彰显了他在全国画坛的
重要地位与深厚影响力。近年，他的作品
被各大权威艺术机构、资深藏家竞相收
藏，艺术足迹遍布全国，理论研究与创作
实践双轨并行，以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精
神的艺术表达，感染着无数艺术爱好者，
成为当代国画领域备受推崇的中坚力量，
以笔墨实力诠释着国画名家的风骨与担
当。

洗尽铅华，笔墨归真赴初心之约

艺术的成长，从来不是技法的简单叠
加，而是审美境界的不断跃升，是精神内
核的持续回归。在多年的艺术深耕中，田
俊杰先生历经了深刻而动人的笔墨蜕变，
从早年追求色彩的浓艳绮丽、构图的繁复
精巧，到如今沉潜于素墨的纯粹表达，这
份转变，藏着他对艺术本质的执着叩问，
藏着他对初心的坚守，更藏着岁月沉淀后
的通透与从容，每一步都饱含深情，每一
次蜕变都动人心弦。

早年创作时期，他已然凭借精湛的技
法在画坛崭露头角。彼时的作品，色彩绚
丽明快，浓淡相宜的色彩搭配勾勒出鲜活
灵动的画面，精巧细致的构图尽显创作的
热忱与巧思，每一抹色彩都饱含对美的追
求，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对技法的打磨。
那些绚丽的画作，视觉张力十足，笔墨间
满含蓬勃的创作激情，在画坛收获了广泛
的赞誉，成为很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艺术
印记。但在持续的创作实践与艺术思辨
中，他愈发清晰地意识到，外在的色彩堆
砌与形式繁复，或许会遮蔽笔墨本身的力
量，稀释作品的精神内核。国画之美，终究
归于笔墨气韵，归于意境深远，归于内心的
真实表达，而非外在修饰的浮华。于是，他
毅然放下对色彩的执念，褪去尘俗的雕
琢，沉下心来研磨笔墨本质，开启了一场
向内心探寻、向本真回归的艺术修行。

这份蜕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
岁月的漫长沉淀，耗时多年的反复淬炼，
是循序渐进的精进，更是脱胎换骨的升
华。多少个日夜，他埋首案前，与笔墨对
话，与内心共鸣，在无数次的落笔与调整
中，逐步弱化色彩的占比，摒弃多余的修
饰元素，将创作重心全然回归笔墨本身。
他专注于墨色的浓淡干湿、焦重清轻，在
墨色的层次变化中探寻极致的表达；钻研
线条的刚柔疏密、徐疾顿挫，让每一根线
条都饱含韵律与情感。从色彩渐变的过
渡，到墨色为主的凝练，再到纯黑白灰的
极致演绎，每一步转变都凝聚着他对艺术
的深度思考，每一次调整都饱含对笔墨精
神的执着追求。褪去的是浮华色彩，沉淀
的是愈发深厚的笔墨功底；简化的是外在
形式，丰盈的是作品的精神内核。这个过
程，是对过往的超越，是对自我的革新，更
是对艺术初心的坚守——他始终记得，最
初爱上国画，便是被笔墨本身的纯粹力量
所打动，向往那份藏于笔墨间的本真意
境。

最终，他凝练出独树一帜的素墨画
风，以黑白灰为基调，以笔墨为灵魂，构建
起清简空灵、朴实纯粹的艺术意境。这份
画风，不见浓艳色彩，却在墨色的层次流
转中尽显万千气象；没有繁复构图，却在
留白虚实间暗藏无尽意蕴，尽显“删繁就
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艺术智
慧。那纯粹的黑白灰，不是单调的叠加，
而是饱含情感的表达，淡墨似薄雾轻笼，
浓墨如磐石沉厚，枯笔显苍劲风骨，湿墨
含温润柔情，每一种墨色都藏着心境，每
一笔线条都含着温度。这份洗尽铅华后
的归真，是艺心的通透，是技法的极致凝
练，更是对国画“写意传神、意境为先”美
学内核的深刻践行，让他的作品在当代画
坛中极具辨识度，更具直击人心的力量，
彰显出动人的艺术格调。

素墨凝韵，尺幅之间藏深情厚意

洗尽铅华后的素墨创作，让田俊杰先
生的作品愈发彰显高华意境，也愈发饱含
深情厚意。每一幅画作都以纯粹笔墨为
媒，以精神意蕴为魂，将东方美学的清雅
风骨与自身的赤子情怀极致融合，于素净
简约中见功底，于空灵淡远中藏深意，耐
人细细品读，余韵悠长不绝，每一次观赏
都能让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与治愈。

在其深耕的花鸟创作领域，他尤爱以
海棠、孔雀、太湖石为核心题材，将素墨画
风的意境之美与情感之美展现得淋漓尽
致，其代表作《一片春心付海棠》，更是将
这份深情与韵味推向极致，成为藏于无数
人心中的经典。整幅作品以纯墨色铺陈，
无一丝色彩点缀，却将海棠的温婉灵秀、
太湖石的苍劲古朴、孔雀的清雅华贵尽数
诠释，满含动人情怀。落笔处，浓墨点染
花萼，尽显厚重质感；淡墨渲染花瓣，柔润
含情，似含朝露，娇嫩欲滴；枯笔皴擦枝
干，肌理分明，尽显苍劲生机，花枝疏朗有
致，姿态轻盈灵动，每一朵海棠都似饱含
秋的柔情，每一根枝条都似藏着生长的力
量，将海棠的秋日情韵展现得淋漓尽致。
配景太湖石以浓淡交替的墨色勾勒，线条

凝练挺拔，皴擦点染间尽显山石的空灵苍
劲，棱角分明处藏着岁月的沉淀，斑驳肌
理间含着古朴的韵味，与海棠的柔婉形成
刚柔相济的画面张力，更显意境的丰富深
邃；闲立一旁的孔雀，羽墨细腻层次丰富，
姿态悠然恬淡，羽翼的舒展间尽显清雅华
贵，眼神的沉静中藏着从容淡然，与画面
整体的素净氛围相融相生，寥寥笔墨，便
勾勒出秋日清宁、雅致悠然的景致，满含
诗意与温情。画面留白精巧，虚实相生，
无浮华之态，却满含秋韵清趣，他将对海
棠的深情、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
尽数倾注笔墨之间，让观者在素墨流转
中，读懂藏于画面的细腻情思与清雅心
境，感受到那份纯粹而深沉的情感，沉醉
于东方花鸟的写意之美与情感之韵。

不止花鸟，其山水、人物创作亦延续
这份素净格调，饱含深情厚意，动人心
弦。素墨山水间，墨色的浓淡变化勾勒山
河肌理，焦墨绘峰峦，尽显巍峨挺拔；淡墨
染云雾，似有仙气萦绕；枯笔写林木，藏着
苍劲生机，留白处尽是天地辽阔，没有色
彩的修饰，却更能凸显山河的雄浑壮阔与
静谧悠远，传递出“天人合一”的东方哲
思，更藏着他对自然山河的敬畏与热爱，
让观者在画面中感受到山河的磅礴与温
柔，治愈心灵的浮躁；素墨人物画中，线条
凝练洗练，墨色温润柔和，摒弃多余细节
雕琢，仅以神情姿态传递人物心性，或清
雅淡然，或沉静温婉，或从容豁达，笔墨间
满含人文温度，让观者在简约画面中直击
人物精神内核，感受到人文情怀的深厚底
蕴，引发内心的共鸣。

他的素墨作品，兼具传统笔墨的韵味
与当代审美的格调，既传承了东方美学

“清、雅、淡、远”的核心特质，又融入自身
对艺术本真、对生命自然的独特感悟，每
一幅作品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纯
粹的艺术初心，以极简的表达传递极致的
美学体验与情感共鸣。正是这份高华纯
粹、饱含深情的艺术格调，让他在全国画
坛愈发瞩目，进一步深化了艺术影响力，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国画艺术洗尽铅华后
的本真之美与动人力量，为当代国画创作
开辟了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气息的进阶
路径，更温暖了无数热爱艺术的心灵。

艺心恒守，笔墨长鸣续温情华章

多年笔墨耕耘，从三科兼修的多元造
诣到全国名家的行业地位，从绚丽多彩的
笔墨表达至洗尽铅华的素雅画风，田俊杰
始终以赤诚之心坚守国画艺术初心，以匠

心之力打磨笔墨技艺，在艺术之路稳步
前行，从未停歇。作为全国名家，他不仅
专注于个人创作的深耕与突破，更怀揣
着对国画艺术传承的责任与担当，以自
身创作实践为载体，传递传统国画的精
神内核，为当代国画艺术的发展注入鲜
活力量。

他的艺术之路，是当代国画创作者深
耕坚守的缩影，从技法的锤炼到审美的升
华，从外在形式的追求到内在意境的探
寻，每一步都凝聚着对艺术的热爱与执
着。洗尽铅华后的朴实画风，不仅是田俊
杰先生个人艺术生涯的重要蜕变，更诠释
了国画艺术“返璞归真”的至高境界——
褪去浮华修饰，回归笔墨本真，方能让艺
术直击心灵，传递长久的生命力。

未来，这位全国名家必将继续深耕笔
墨，在素雅画风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
以更精湛的创作诠释国画意境，以更纯粹
的初心坚守艺术理想，用笔墨勾勒更多清
雅佳作，在艺术的道路上步履不停，持续
传递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书写艺术生涯
的崭新篇章，也为当代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贡献更多力量，让笔墨的清香，在岁月流
转中愈发醇厚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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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有二，在赵者为
西阿，在齐者为东阿”的说法，
长期以来被后世方志与地理
著作广泛引用，造成“先秦时
期 已 并 存 东 阿 、西 阿 ”的 误
解。本文通过梳理《括地志》、
康熙《东阿县志》、《读史方舆
纪要》等文献，结合先秦至秦
汉的地名演变过程，指出：东
阿之名始于秦代，因属东郡而
得名；西阿之名始于唐代，因
东阿而追称。所谓“赵西阿、
齐东阿”的对称说法，首见于
康熙五十四年《东阿县志》，系
清代方志跨时代混用政区与
地名的总结，并非先秦两汉原
貌。

问题的提出

在调查东阿地名由来过
程中，笔者发现一个长期存在
争议的说法：“阿有二，在赵者
为西阿，在齐者为东阿。”该说
被后世方志与地理著作频繁
引用，但其具体出处、形成时
间 及 历 史 依 据 一 直 不 甚 明
确。本文试图通过文献梳理
与地名演变分析，厘清此说的
源流及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
关系。

出处与源流考

（一）现存最早明确记载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

《东阿县志》卷一《方舆志》载：
“或曰：邑何以名东阿？曰：阿盖有二，在赵者曰西阿，在
齐者曰东阿。”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将“西阿（赵）”与“东阿（齐）”明
确对举的文献。

（二）更早的史料线索
唐·李泰《括地志》载：“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

城，在瀛州高阳县西北五十里……以齐有东阿，故曰西
阿城。”

此条材料值得注意：唐代已出现“西阿”与“东阿”的
区分，但其逻辑是“因东阿而有西阿”，并未提及“在赵或
在齐”的归属判断。

（三）后世沿袭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成书晚于康熙《东阿县

志》）载：“阿有二：在赵者曰西阿，在齐者曰东阿。”
此说明显沿袭康熙《东阿县志》，并对后世产生了广

泛影响。

东阿之名的真正起源

东阿之名，最早始于秦代。先秦时期，该地的名称
演变如下：

春秋时期：称柯邑。孔子《春秋》载“齐鲁盟于柯”，
可为实证。

战国时期：属齐，称阿邑。《齐威王烹阿大夫》《晏子
治阿》及《史记》“膑生于阿、鄄之间”等记载皆可佐证。

秦代：实行郡县制，设三十六郡，原齐之阿邑隶属东
郡，故改称东阿。

由此可见，“东阿”之“东”，本因秦属东郡而来，并非
为与所谓“西阿”相对而设。

关键辨析：东西阿并非同时、对等产生

《括地志》的表述逻辑十分清晰：“以齐有东阿，故曰
西阿城。”换言之，因为齐地已有“东阿”在先，后人为了
区分，才将赵地之葛城加“西”字，称为“西阿”。由此可
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东阿之名早于西阿。先有春秋齐国之阿，秦
代定为东阿；西阿是后世追称，并非东西阿同时并存、对
等命名。

第二，东阿之“东”与西阿无关。东阿之“东”本因秦
属东郡而来，东西对举是后世地理附会，并非秦代命名
本义。

第三，“赵有西阿，齐有东阿”是清代方志的概括性
表述。唐《括地志》只说“因有东阿，故称彼为西阿”，至
康熙《东阿县志》方精炼为“阿有二，在赵者为西阿，在齐
者为东阿”。

时间线梳理：地名演变与年代混淆

为清晰呈现问题所在，兹将齐、赵两地相关地名的
演变过程列举如下：
时期 齐地（今东阿一带） 赵地（今河北高阳一带）
先秦 称“阿”或“阿邑” 称“葛”或“葛城”，不称“阿”
秦代 置县称“东阿”（因属东郡） —
唐代 已有东阿之名 始称“西阿”（因东阿而得名）
清代 — 将西阿追溯为“赵之西阿”，

与东阿对举
由此可见，清代方志把唐代才形成的对举名称，直

接安置到先秦齐、赵两国头上，从而造成“先秦时已同时
存在东阿与西阿”的误解。这正是后世方志常见的毛
病：以后世地理概念倒推先秦，将名称、归属混杂于同一
叙述框架之中。

综合以上考证，可得出如下结论：
1. 东阿：秦代始有此名，地在齐故地，因属东郡得

名。
2. 西阿：唐代始有此名，本赵地葛城，因东阿而得

名。
3. 先秦时期，齐地只有“阿”或“阿邑”，赵地只有

“葛”或“葛城”，并无“东阿”“西阿”之并称。
4.“阿有二，在赵者为西阿，在齐者为东阿”这一对

称说法，首见于康熙五十四年《东阿县志》，系清代方志
跨时代混用政区与地名的总结，并非先秦两汉原貌。

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纠正长久以来关于东阿地名
起源的误解，同时也提示我们在使用后世方志材料时，
应特别注意时间断限与地名演变的真实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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